
悼念恩師劉鶯釧教授 

乍聞劉鶯釧老師驟逝的消息，心中先是一陣錯愕。回過神來，趕

忙打電話向吳惠林老師求證。在確定劉老師離開我們的之後，不知覺

地我已潸然淚下。 

這幾天，老師優雅而自信的笑容，一直不斷地在我的腦中浮現；

而我耳邊也不時聽見老師清柔的聲音。彷彿在告訴我，不要因為她的

離去而感到難過。 

成為老師的第二位碩士班指導學生，是我一生的重要轉捩點。每

當我回想起這一件事，心中總有何其有幸之感。老師非常平易近人，

和老師相處，雖是談笑風生，卻總可以有許多的啟發。但是，一旦論

及學術，老師便顯現出對於學術研究的嚴謹與堅持。也許是因為這

樣，老師所指導過的碩士生並不多。在正式成為老師的指導學生後，

老師對我的指導是嚴格的。因為老師知道，我可以達到她所為我設定

的要求。在撰寫碩士論文時，老師常常會要我自己思考問題的癥結

點，以及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樣的訓練方式，也讓我在西雅圖華

大求學時，很快的就能適應並在短時間內順利取得博士學位。而我能

很快的在政治大學，由助理教授升至教授，並獲得許多研究的獎項，

當時老師所給予的嚴格訓練，絕對有產生相當大的作用。 

還記得 1989 年我還在念碩二時，我向老師借研究室撰寫碩士論

文。老師慷慨應允，但因為老師在研究室從事研究到九點，所以只能

在晚間九點以後。老師之所以九點就離開，是因為還要趕回家照料家

務，否則她應該會留更晚。有時我會提早到老師研究室門口，總會看

到老師專注研究的態度。而老師專注的研究態度，也是我在之後從事

學術研究時所秉持的態度。1999 年回國後，我在政大任教，也常常

留在研究室從事研究到很晚。從那時開始，我開始逐漸領悟老師當時

在從事研究時的辛苦。 

老師對我的照顧，是我一生所感激的。在就讀台大經研所時期，

老師知道我決定自立更生，除了聘我擔任其國科會計畫助理外，還請

我去照顧她的小孩，直到我碩士畢業。事實上，老師的小孩當時在唸



小學，其天資聰穎，在課業上根本不需要我的協助。我相信老師應該

是想讓我沒有生活上的憂慮，好好唸書。回國後，每次遇到困難時，

我總會向老師請益，請教她對事情的看法。「不與人爭，一切隨緣」，

是我與老師討論許多事情後所獲得的心得。這樣的信念，應該是老師

近幾年來因宗教信仰而奉行的處事原則。而這樣的處事原則，也深深

地影響我近幾年的處事態度。過去，老師總會給我一些寶貴的建議，

讓我能做正確的判斷，以及順利解決一些棘手的問題。如今，這樣的

機會已不復在。 

以往過年時，我都會去探望老師。今年農曆過年前，我依例打電

話跟老師約時間前往拜年，老師卻要我不用前往。而這卻是我跟老師

此生最後一次的聯絡。雖然知道老師身體微恙，但因為老師的語氣依

舊，沒有任何異樣，所以不知老師的病情如此嚴重。我還記得我曾經

問過老師，那麼早退休的原因。她告訴我，他想要專心協助經營新唐

人電視台。當時老師的回答，可以感受到老師很想在退休後有一番積

極的作為。在偶然的機會，看到老師在今年初對神韻晚會的推薦函。

在寫下推薦函的同時，老師應該已經在跟病魔搏鬥。但即使是在生病

時，老師依然表現出她對於宗教的執著，就如同她對於學術研究的專

注一般。 

我所敬愛的劉鶯釧老師，感謝您過去所教導我的一切，也感謝您

給我機會和您一起合寫「台灣區域性失業率差異的決定因素 ---兼論

女性勞動力」一文（收錄於《誰偷走了我們的工作》一書中）。在撰

寫該文時，讓我有機會重溫向老師學習的幸福與喜悅。願老師一路好

走，如果還有來生，也請老師一定要讓我再當您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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